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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那些事儿

——记“百村调研”汶川草坪所见所思所感

五团（四川汶川）4组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孙宇飞

2011年5月22日～29日，按照国家机关团工委

的要求，随交通运输部组织的第五团奔赴汶川开展

“百村调研”活动。我所在的第四组被安排到三江

乡草坪村。在这七天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深入了解和感受到党的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

化，深刻体会到草坪村民的幸福生活。这七天是我

人生中的一段重要经历，这七天的所见所闻、所学

所悟、所思所感将使我终身受益，这七天的经历我

将终生难忘。

我和汶川的故事

提及汶川，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说出些与其的

关联。的确，在那场牵动全国人民心弦的灾难中，

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汶川做些什么，无

论是置身其中，还是置身其外。

2008年，我正在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读

博。5•12地震不久，中科院接到国务院的批示，要

求尽快提出灾后重建规划，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

角度论证各受灾地区是在原址重建还是另选地方。

我有幸参与到这项工作中，负责从水资源和水环境

承载力的角度分析论证。在接到任务的半个月时间

里，每天都吃住在实验室里，一天只睡两三个小

时。接到师兄从灾区发回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在后

方分析、加工、计算出结果，然后讨论、修改，再

把结果反馈给总课题。就这样，在高强度的体力和

脑力劳动下，我们提前按国务院的要求完成了研究

任务。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虽然很累，但没有

一个人抱怨过一句；虽然睡眠很少，但大家却都很

亢奋；虽然没有任何回报，但大家都明白这是我们

唯一能为灾区做的事情。也是从那次起，我患上了

心脏供血不足的毛病，现在熬夜或是劳累过度还是

会感到心痛。

这就是当年我和汶川的故事。时隔三年，终于

有机会来到汶川，带着那份特殊的情感，亲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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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见证灾难带来的悲痛和灾后重建的奇迹，也期待

着我与汶川新的故事。

地震带来的缘分

戴鹏，三

江乡副乡长，

35岁，算来也

是 我 的 同 龄

人，但他已在

乡村工作了十

几年，有着丰

富的基层工作

经验。多年的摸爬滚打，让他有着远胜于同龄人的

成熟和老练。初到时，在映秀去往三江乡的路上，

刚好遇到堵车，于是他利用这段时间如数家珍般地

介绍着三江的自然情况、历史

和民族文化、经济情况、受灾

情况和现在的发展形势。

他说，现在是三江最困难

的时候。地震时三江虽然人员

伤亡不大，但对景区设施、道

路等基础设施却几乎是毁灭性

的打击。之后在各方的帮助和

努力下，各项设施基本都重建

起来，旅游产业也稍有起色。

然而不久又遭遇8•14泥石流，

之前的努力再次付之东流。现在三江仍处于灾后的

重建阶段。灾害带来的损失不仅是设施的破坏，更

直接的是影响了旅游产业，进而影响到众多以旅游

产业为生的老百姓。

对于三江未来的发展，他有着自己的看法和

思考。他说，三江和水磨相邻，无论在地理位置、

历史文化还是基础设施建设上，三江都远落后于水

磨。所以三江的旅游不能跟着水磨走，而是要有自

己的特色，目前三江正在着力打造“水乡藏寨”的

旅游品牌，希望通过自己的特色吸引更多的游客。

另外，完全依靠旅游一个途径也是行不通的，就像

这两次受灾的教训，一旦旅游产业受阻，农民缺少

其他的谋生途径，对百姓的打击太大了。受地处自

然保护区的限制，三江不能发展污染型的工业，于

是乡政府正在尝试着发展特色的种植和养殖业，希

望在猕猴桃、杜仲、野山鸡等种植和养殖方面闯出

条致富的路来。到那时，三江的经济将两条腿走

路，百姓的日子也会好起来。

一路上，天气逐渐由阴转晴，配合着车子里飘

出的伍佰的《美丽新世界》，让我们对三江的发展

也充满了期待。

当我提起我们的相遇相识是种缘分的时候，他

笑着说：“地震带来的缘分”。话里透着几分相识

的愉悦，也有几分苦涩与无奈。

每天一杯清茶

我住的农户家户主叫张国荣，一位68岁的老

人，曾是草坪的村支书，所以我唤他为老书记。老

书记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话不多，口音很重，开

始和他交流只能听懂三四分，剩下的要么靠手势比

划，要么就只能靠猜了。

老书记是村里的保洁员，每天早晨都要把整

个村子打扫一遍。入

住的第一天，我六点起

床，就发现老书记已经

开始打扫了。我从他手

里接过扫帚，他也没过

多谦让，回屋又拿一把

扫帚和我一起打扫。扫

除后，他笑着对我说，

“走，喝茶去。”回到

房间，拿出一个早已泡

好茶叶的玻璃杯，那是

一个被浸渍得已经不太透明的玻璃杯，但我相信这

可能是老书记家最好的杯子了。于是，接过杯子，

没有任何犹豫，一饮而尽。喝完后，发现老书记正

开心地注视着我。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的打扫卫生和劳动后的一

杯清茶成了必修课。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和老

书记的关系逐渐拉近，他说的方言我似乎也能听懂

更多些了。每次到吃饭的时候，无论我在哪，老书

记都会亲自走过来喊我：“小孙，回家吃饭喽。”

在这七天

里，我能

感受到我

是真的融

入了这个

家庭，而

他们也从

内心接受

       乡村的晚高峰

干净的草坪村



3

了我。

离开的前一天晚饭时，老书记突然说：“小孙，

你走了，我会不习惯的。”我的眼眶随之湿润了。

那晚我虽然准备汇报材料到凌晨3:30，但还是

5:30就起来了，比平时还要早半小时。我独自出去

打扫美丽的草坪村。回来时，老书记拿着我熟悉的

杯子已经沏好了茶，我接过杯子对他说：“我会回

来的。”

农民吃的菜为何比城里贵？

在多数人看来，农村的菜应该是既新鲜又便宜

的。然而在草坪村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情况。据调

查，草坪村一些常见菜的价格不但比成都贵，甚至

比北京还要贵（见下图）。

表面来看，运输成本高和缺少竞争是高菜价的

直接原因。草坪村距离乡镇较远，蔬菜是商贩用汽车

运来，形成流动的菜市场。每隔一天会往村里送一次

菜。由于运输成本高，再加上缺少良性的竞争，致使

菜价较高。在这种条件下，菜价对市场供应变化的

反应也不明显。如前段时间由于各地出现买菜难而

导致蔬菜降价时，对这里的菜价几乎没有影响。据了

解，三江乡像草坪村这样的情况还比较多。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震后草坪村民生活

方式的改变。震前，大多数村民居住生活在山上，距

离自家的耕地很近。那时基本没有撂荒地，耕种是农

民的主要生活收入来源之一。平时在田间地头种点

青菜足够一家人吃的，多余的菜还可以送到三江乡

或是都江堰出售。

地震后，政府对当地进行了重建规划，村民

都到山下盖起来新房集中居住。这从客观上也造成

了劳动力和土

地的分离。这

一方面由于每

次耕作需要走

很长的时间，

增加了时间成

本；另一方面

由 于 距 离 过

远，耕种后的庄稼不好管理，经常被野猪、猴子等

野生动物破坏，难有好的收成，再加上打工的机会

成本更高等原因，所以村民们基本不再种粮种菜。

据统计，目前草坪村共有耕地888亩，其中退耕还林

582亩，实际耕种161亩，撂荒145亩。而我们从村民

处了解到实际耕种的面积还要远小于这个数字。

可见，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才是导致农民吃的

菜比城里贵的深层次原因。而且这种改变几乎是不

可逆的，现在已经不可能再让农民搬回山上居住，

或是重新耕种了。如今，只能希望政府对于这一问

题给予一定的关注，在关注城市菜篮子的同时，也

关注一下草坪村这些特殊地区的菜价，通过适当的

政策调整，改善农民的吃菜难问题。 

住着大房子的贫困户

震后，按照规划要求，村民纷纷下山集中居

住。在政府的扶持下，家家盖起了新房。按照每

户人口的不同，政府一户少则补贴1.6万，多则补

贴近3万。同时，还为村民提供无息贷款服务，按

照信用等级，最多可无息贷款2万元。此外，政府

还将对房子的外表进行风貌改造，每户约投入8万

元。在政策的引导下和对未来旅游市场的看好，村

民纷纷盖起了可以商住两用的农家乐。

按照当地的行情，盖一户像样的农家乐仅建

材就需要十几万。多数房屋都是农民自己设计、

请亲戚朋友帮忙建造，这样可以节省几万块的工

钱。尽管

如此，各

家各户基

本还是要

借 钱 盖

房，多的

几十万，

少则十几

万。为了

 草坪村、成都市、北京市三地菜价比较（5月26日）

流动的菜市场

风貌改造后的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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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高额的

利息，村民

很少选择贷

款，而是向

亲戚朋友们

借钱。

与光鲜的

农家乐外表形

成对比的，是

房间内的装修和卫浴等基础设施。政府只是投资进

行了风貌改造，并没有对房间内的基础设施进

行投资。而这笔资金并不比盖房子的投入小，再

加上近两年旅游市场又不景气，农民不敢再借

钱或是贷款来投入到装修上。因此，目前多数

家庭还达不到营业的条件。

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农民没钱装

修不能营业，不营业没有收入还债。在这种情

况下，此类家庭往往靠外出打工来维系着基本

生活。由于当地村民极为重视民间的信誉，打

工赚来的钱除去基本的生活开销外都用来还外

债，基本没有用在房屋的装修上。农户们往往

是住着1000多平米的大房子，家里却是一贫如洗。

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地想办

法。在与村支书的访谈中，他表示希望由村政府做

担保，再贷一部分资金给这些农户用于装修和基础

设施建设，尽快达到营业的条件。然而，在村民们

看来，他们已经不敢再借钱或是贷款了。

经过不断的调研和访谈，我们也在不断探寻

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们建议，一是加快当地

旅游产业的建设，增加当地旅游的吸引力，让村民

们预期到未来发展的前景，增强村民进一步投资的

信心；二是通过宣传，吸引成都、都江堰等邻近城

市游客的投资，比如游客投资1万元，装修一个房

间，可以在三年内随时入住。这样，村民有了资金

来源，投资者也相当于在草坪村有了自己的别墅，

达到双赢的结果。

礼金的烦恼

礼尚往来，自古以来是我国民间的传统，哪家

有个大事小情，摆下一顿宴席，邀请几个亲朋好友共

同庆祝，随点礼既表达祝贺之情，也减轻主人家的负

担，同时还增进了亲戚朋友间的感情。然而这本应是

主动为之的感情走动，却成了村民被动的负担。

在草坪村民的支出调查统计中，可以发现，红

白喜事支出排在第三位，占全部支出的15%以上，

仅次于食品消费和房屋修缮。而这一数据是对10个

典型农户调查的平均数，在个别家庭，一年仅礼金

支出就有六七千，这在平均收入仅有3249元的草坪

村，相当于两个劳动力全年的收入。同时我们注意

到，在村民的收入中，并没有红白喜事这一项。按

理说，长期来看红白喜事的收入和支出应该是基本

持平的，总体不会给村民带来太大的负担。但通过

调查，结果却并非如此。

一是随礼的名目多。说是红白喜事，但现在

随礼的名目已不仅限于此了，盖房子、生孩子、满

月、生意开展、老人过寿、孩子上学……都成了随

礼的理由。谁家不办要么被人说不孝顺，要么是没

能耐。

二是礼金水涨船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礼

金的价码也不断攀升，如今100元钱即使在农村也已

经拿不出手了，礼金的起步价最少都要200元钱。遇

到直系亲属或是关系近些的，礼金还会更重些。

三是谁也没赚到钱。农村请客都是请专业的厨

师团队来帮忙，一桌要320元。而往往是一家随了

200元钱，全家来吃饭。以某村民盖房为例，总共

摆了80桌，刨去收到的礼钱，自己还要搭上几千块

钱。这样送礼的、收礼的谁也没赚到钱。

好在草坪村倒还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出现

“礼越随越厚，感情越随越薄”的现象。但随礼的

确成了村民的一种负担和烦恼，而这种几千年形

成的乡俗民约，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不过在调研

中，可以看到村民的观念也在逐渐转变，尤其是年

轻人，他们往往只随礼不去吃饭；除了红白喜事、

老人重要寿辰等必办的宴请外，其他的不再张罗

未装修的毛坯房

草坪村民支出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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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估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礼金的烦恼会

越来越小。

三代村支书的苦与乐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草坪村的发展脉络，我们和

村里的三代村支书进行了访谈，从中既可以看出不

同时代下的带头人的苦与乐，也可以看出党的农村

政策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张国荣  1971～1985年任草坪村村支部书记

张国荣书记是1943年生人，在村子里的辈分

很高，很多同龄人也唤他“老辈子”（长辈的意

思）。他当书记的时候，村里有370多人，基本都

在家务农。那时候全村有1000多亩地，主要种植玉

米和土豆，亩产能达到300～400斤。当时草坪村的

收入在全乡处于中等水平，基本能解决温饱问题。

当时国家正处于特殊时期，在以粮为纲的思想

指导下，要求各地农业学大寨。老书记带着全村人

去修梯田。结果，梯田修了不少，但并不适合当地

的种植条件，基本都荒废了。

问及老书记在他任期内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他毫不犹豫地说：修路。由于交通不方便，当时

农民卖粮相当困难，只能靠人力往乡里背，一天

最多两个来回，也就背100多斤。然而修路又谈何

容易，按当时的财力，政府根本顾及不到一个村

子的发展。80年代初期，老书记迎来了修路的最

好时机，当时成立卧龙自然保护区，草坪村被划

入保护范围，作为不砍伐树木的补偿，政府一次

性补助15万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收入。老

书记决定用这笔钱买材料，村民出工出力，合力

修路。然而这一方案最终被乡政府否定了，那笔

钱被用于投资建设水电站。刚开始的几年村民还

参与分红，后来水电站被拍卖了，这笔资金既没

有退股也没有后续的分红，村民的股份就这样不

了了之了。

谈到政策的变迁，老书记直夸现在的政策好。

他说自己就是

最 大 的 受 益

者。张书记当

支书的时候，

也是家里最困

难的时候。那

时候全靠挣工

分，当书记虽

然有工分但是很少。再加上家里孩子小，没有其他

的劳动力，年终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还要向亲戚

借粮。后来，政策逐渐调整，从包产到劳到包产到

户，再到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家里的日子才逐

渐有了起色。他说过去就连杀猪都要交税，现在不

但不交税，种粮还有补贴。日子也越过越好。现在

的生活就是他眼里的小康生活了。

对于村子未来的发展，老书记对目前以旅游

为主的发展方向表示担忧，尤其是两次自然灾害时

期旅游产业不景气给村里经济带来的惨痛教训。他

说，还是要发展养殖业和种植业，这才是农民该做

和能做的事。

陈怀友  1985～2007年任草坪村村支部书记

陈怀友书记是1944年生人。张国荣任书记的时

候，他就任村长，85年，张书记退任后，他当选为

村支部书记。陈书记将自己在任期间的工作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当时的

工作重点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第二阶段是

90年代中后到20世纪初，支书的工作重点是带着大

家千方百计搞创收。

80年代初，村里的人口迅速增加到390人，

那时每家每户都有3、4个孩子。在国家政策的

要求下，计生工作成了当时工作的重中之重。对

比那段历史，陈书记说，转变村民的观念和适当

的政策引导是最重要的。现在村民都意识到孩子

多是负担，你让他生他都不生了。像草坪村的三

队，按政策每户是可以生三个孩子的，现在最多

生两个。农民生男孩主要是考虑养老问题，后来

当地政府出台一个政策，如果村民两胎都是女孩

而不生第三胎的，由政府来保障养老问题：夫妻

双方任何一方到达60岁以后，每月每人可以领60

元的补助。钱虽然不多，但配合其他的政策基本

能保障生活开支。在这样好政策的引导下，即使

两个都是女孩，村民也不再生了。

90年代中后期，陈书记的工作重点放在了除了

传统的农业以外如何为村民创收上。草坪村山上有

一种漆树，是漆家具、木船等的主要原料。并且这

种资源是可持续的，每棵树每天割一次，可以连续

取七天，而七天后漆树里的漆又重新长满。最多的

时候，全村一年可以收集5吨的漆，当时的市场价

格是10元/斤，为全村创收10万元，这在当时是很

大的一笔收入，并且家家户户都有。所以那时草坪

村的日子是很富裕的。听老书记讲过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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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及漆树的现状，陈书记轻叹了一口气，说，

是自己断了自己的财路。按现在的市场行情，一斤

漆能卖到70～80元，按理说村民的生活应该更好

些。然而割漆树是很辛苦的，必须在太阳出来前

割，太阳出来了漆就不流了。村民不愿吃这个苦，

就把漆树承包给外人了，一包就是三年。这些人来

了就是对漆树掠夺性的开发，三年后，所有的漆树

都丧失了产漆能力。他们也知道这里不再产漆了，

也不再要求继续承包。于是一条很好的创收之路就

这样断了。

在陈书记眼中，做得最满意的事就是把村民们

引下山来。90年代末期，随着三江风景区的开发，

陈书记把目光放在了更有发展的旅游产业上。2001

年，陈书记和村长带头下山，率先盖起了农家乐。

当时有很多村民不理解，不愿离开土地。现在看

来，这一宝是押对了，如今旅游已经成为草坪村的

支柱产业。

谈及未来的发展，陈书记认为，草坪的未来还

是在旅游上，现在的问题是草坪旅游属于季节性和

“途经经济”，经营时间短，且留不住客人。只要

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草坪的未来会很有发展。

张志军  2007年至今任草坪村村支部书记

张志军书记是1963年生人，1997年任村长，

2007年当选为村支部书记。作为60后，张书记的思

路更加开阔和灵活，在他心里最想做的也是最难做

的就是为农民增收。

旅游和打工，这是张书记为草坪村量身设计的

两个创收途径。草坪的耕地基本都在山上，年平均

降雨量在1500毫米以上，因此不适合大面积地种植

粮食。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深入，村里60%以上的

耕地都已经变为林地了，已经没有大面积的土地用

于耕种了。并且对于一个成年劳动力来说，打工的

机会成本远高于在家务农。可见，种地已经不是草

坪村收入的主要途径了。

随着三江旅游景区的发展，村里的农家乐也越

办越好。但与以前几户人家单独经营不同，要想成

为全村人都能经营的支撑产业，草坪必须要有自己

的特色。张书记也说草坪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留不住

人，游客多数都是在去三江景区的途中在草坪吃顿

饭，基本不会留宿。这样旅游的收入就极为有限。张

书记计划向政府申请一部分经费，由政府出钱，村里

出工，在邻近的山上开凿一条游览的路线，并建设一

些凉亭等景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留住客人。

思考：草坪的发展之路

通过三代村支书的访谈，对于草坪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从中也可以看到增加

老百姓收入始终是村里带头人思考的重点。而对于

草坪村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也有着自己的思考。

首先，以旅游产业为主线的思路是没有错的，

还可以通过专业管理、打造品牌等方式增加旅游产

业的竞争力。但完全依靠旅游产业的做法是不可取

的。因为一旦旅游受挫，对已经不再种地的村民来

说打击太大。另外，打工的确是当前村民收入的重

要途径，但草坪目前幸福度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村民基本都在村内打工，一旦村里的工程做完，村

民需要到较远的地方打工，那么社会上常见的留守

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现象将在草坪重现。为了避

免这一现象，必须要配合旅游产业增加另一个农民

就业创收的渠道。我们建议重点开发猕猴桃、中

药、腊肉、蜂蜜、野菜等土特产，通过招商引资吸

引资金和专业的营销、管理团队，打造草坪品牌，

形成具有草坪特色的绿色产业。

几代人的幸福观

不同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同的，要判断一个人

是否幸福首先要了解他对幸福的标准是什么。为了

更好的分析草坪村的幸福程度，我们对不同年龄段

的人群进行了走访，希望能够总结出不同年龄的人

群具有规律性的幸福观。

40～50年代生人：好日子就是幸福

这是吃过苦的一代人。他们的幸福感来自与过

去生活的对比。就像老书记说的那样，现在的日子

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三年自然灾害时，山上的野

菜、树皮都被吃光了；文革时期，一家人吃不饱穿

不暖。那时候怎么敢想能顿顿吃上大米白面，顿顿

都有肉呢。如今能踏踏实实的过着好日子，这不就

是最大的幸福吗？

这一代人更为关注的是生活条件。用马斯洛

的需求层级

论来分析，

他们的需求

在于生存需

求、安全需

求和归属需

求。而这几

样需求在现 大妈说，现在娱乐的时间都比从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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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草坪无疑都能达到满足。

60～70年代生人：活出个样才叫幸福

这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上有老，下有小，他

们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扛起全家的

生活。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这一代人已经

不满足于“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

园生活，他们更多的是追求自己的事业和在村里的

地位。

这一代人的幸福观已经从外化的生活水平发

展到关注内心的愉悦。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来分

析，他们的需求层次已经上升到尊重需求。而在草

坪村，这种需求能够形成有效的自我激励，使得村

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不断致富，并获得村

民的尊重。

80～90年代生人：梦想成真才是幸福

这是有理想的一代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发展

有着自己的想法。我们接触到的几个年轻人，要么

在学开铲车，要么在学厨师，要么在学种植水果，

要么在学饲养家禽。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助

家里改善生活水平，而在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中，

他们能够感受到最大的幸福。

自我实现是需求的最高层次，也是许多年轻

人幸福观的体现。

自我实现与人们的

心里预期有很大

的关系。在草坪村

年轻人心理需求不

高，他们认为自我

价值可以在草坪村

的快速发展中得以

实现。父母对孩子

的期望不像城里父母一样，孩子的心理压力小。以

目前村子的发展趋势，他们留在村里也是自我价值

实现的一种方式。

地震那几天

5•12地震是我一直不敢触及的一个话题，总担

心会撕开他们已经愈合的伤疤。随着我和老书记一

家的熟悉，一天早饭后，他主动和我提起了地震时

发生的事。（以下以张书记的第一人称叙述）

“地震时我真是吓坏了。那时我们还住在山

上，当时我在地里干活，地震发生后，先是跑回家

去看你老妮（婆婆的意思）和孩子，还好家里人都

没事。随后相继了解其他家情况，万幸的是没有人

员伤亡，只有两个老汉受了轻伤。地震后，余震不

断。房子已经不敢再住了。村长号召山上的几户人

家七、八十口人，就在山坡上扯起了帐篷，大家挤

在一起，而村长家就住在帐篷的最边缘。

由于没有伤亡，大家的情绪还算稳定，相互

讲述着各自逃生的过程。首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水

和粮食，山上的水已经不敢喝了，能用的只有几家

人水缸里攒下的干净水。粮食也不多了，我把自己

家仅剩的三袋粮食都拿出来了，和大家一起吃。由

于不知道救援队多久才到，大家商量后决定，水和

粮食都定量供应：老人和孩子先吃，可以吃大米；

其他人用玉米面掺着大米吃。我是村里的“老辈

子”，年轻人都让我先吃，可我觉得我身体还行，

从没和其他老人一起吃过，而是和年轻人一块吃。

三天后，村支书回来了。地震时他在西安出

差，地震后他和村里失去了联系，他的第一想法是

他可能是草坪村唯一幸存的人了。大家都劝他不要

回去，但他说，村里的老少爷们都在等着我，即使

他们不在了，我也要回去给他们收尸。几经辗转到

了都江堰，所有的交通工具和道路都行不通了。他

就沿着山路徒步往回走。一走就是两天两夜，终于

走回了草坪。当他看到自己的家人和乡亲们时，40

多岁的汉子嚎啕大哭。

村支书回来大家有了主心骨，也带了一些外面

的消息。大家知道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灾难，目前只

能靠自己自救。同时村支书也告诉大家，他在路上

看见飞机了，估计是在输送救援物资，国家不会不

管我们。

就这样，大家带着信念与期盼，在风雨中度过了

七天的时间。这段时间里，没有人因为分配不均抱怨

过一句。这段‘同生死、共患难’的经历，让本就和

谐的草坪村更加的团结了。由于分配得当和大家的配

合，七天里，全村没有断过粮、断过水。七天后，救

援队伍带着救援物资和希望到达了草坪。

我们村大家向来和谐，平时就连小摩擦都很

少。地震后，大家看的更开了。现在谁家有个大事

小情，招呼一声，大伙都来帮忙。地震让我失去很

多，也给了我们很多。”

生日的烟火

不得不提及的是我与汶川、与草坪的特殊缘

分。我到草坪的第一天恰好是我的阴历生日，我在

幸福要靠自己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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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的最后

一天是我的

阳历生日。

这件事我没

和任何人提

起过。因为

马上要离开

了，我想可

以送团友和

村 民 个 惊

喜，也让大家都记住我们曾来过草坪。于是我拜托

一位老乡，到乡上去买些烟火。

后来这件事被村长知道了，也恰好要欢送我

们，于是我的生日也成为当晚的一个主题。那晚大

家再次跳起锅庄舞、唱起生日歌，还为我煮了长寿

面。生日歌后，随着一声爆竹声响，璀璨的烟火划

破天空。这

是我人生中

最为特别的

一个生日，

而“百村调

研”恰如这

场烟火，虽

然七天的时

间很短暂，

但足够绚烂多彩，它会在我们的心里和生命中划下

美丽的痕迹，永远无法淡出记忆。

结语

草坪的调研结束了，我们在带走满满收获的同

时，也在思考着能为草坪留下些什么。七天的时间

实在太短暂，可能由于了解的不深入，我们的思考

和建议还显得很稚嫩。我们会持续关注草坪，与草

坪保持长久的联系，为草坪未来的发展尽我们的绵

薄之力。

回京后的几天里，经常梦见草坪村，梦见乡亲

们熟悉的脸孔，梦见团友们在一起讨论，梦见拿起

熟悉的扫帚，梦见大家一起跳锅庄，梦见划过夜空

绚烂的烟火……

茶马古道倚卧龙，水乡藏寨出蓉城。

百村调研进汶川，根在基层志前行。

同吃同住同劳动，相亲相爱其乐融。

问计民生谋发展，幸福草坪万象蒸。

七天欢乐苦与共，心缘难舍一世情。

图  沙玛建峰（国土资源部）

    赵  翔（国家质检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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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慧（文化部）分享的长寿面

生日的烟火


